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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电影《你好，李焕英》（以
下简称“《李焕英》”）的密钥获准延
期，放映时间延长至4月11日。目
前这部春节档黑马的票房已突破
52 亿，位居中国电影票房总榜第
二，放映时间延长无疑是锦上添
花。作为一部围绕母女关系的合家
欢式电影，收获最多的好评是“真
诚”，不知有多少母女携手走进影
院，在1980年代微微泛黄的温情滤
镜前流下感动的泪水。根据猫眼专
业版的统计，《李焕英》的“想看”画
像里女性观众占了70.5%。可想而
知，银幕上无论何时何地都能乐观
坚强的“李焕英”，触动了现实中无
数女性心中最柔软的地方。

舐犊之情确实可以成为人类情
感的最大公约数，我们真诚地和电
影里的贾晓玲一起沉浸在母亲的点
滴往事中，体谅母亲的辛酸和操劳，
同时歌颂并鼓励着母亲的刚强和坚
忍，造就一个又一个饱含着爱与泪
的循环。然而，如果跳出这个循环，
对“李焕英”，对母亲，对自己，我们
还能期待些什么呢？

“打铁娘子”的命运

《李焕英》的转折点在于，贾晓玲
突然意识到破洞牛仔裤上的补丁是
母亲李焕英而不是少女李焕英补的，
于是时间再次倒转，真相浮出水面，
影片迎来了高潮——弥留之际的李
焕英其实陪伴女儿一起穿越到了
1981年，女儿努力的背后是母亲配合
的表演。影片末尾，母亲用最后的爱
和女儿道别，简单，平凡，却幸福。

可以说，影片的成功来自于导演
兼主演贾玲对亲身经历的提炼，而影
片的缺憾同样来自于无法超越的亲
情经验，对于亲情的共鸣是票房的跳
板，同时也成为影片内涵的局限。事
实是，除了接近尾声时幽默却简短的
父女对话，贾晓玲的父亲贾文田，在
整部影片中都是一个不在场的“空
缺”，面对贾晓玲的疑问，贾文田解释
自己和妻子不在一个车间，而身为广
播员的厂长儿子倒是可以经常与打
铁车间的李焕英见面。如果我们记
住了贾文田自行车头的那束鲜花，就
不能忘记中年妇女李焕英手上的面
粉和头顶的风霜，在观众与贾晓玲一
起为母亲流泪时，似乎忘记了婚姻本
是两个人的选择。

排球赛中李焕英为了打压对手
“铁娘子队”的气焰，把自己的队名取
作“打铁娘子队”。这本是一个巧妙的
包袱，增添几许幽默的笑料，同时也暗
含着工人文化背景中“打铁娘子”和

“锅炉工”之间的缘分和默契。可惜的
是，这种缘分和默契直到最后才补救
一般出现，“锅炉工”的自行车载着“打
铁娘子”，就如同未来女儿看到的那
般，父亲只留下一个虚虚实实的背影，
而一直朝她微笑的只有坚韧的“打铁
娘子”李焕英。在工厂隐婚三年如同
单身的李焕英，和数年后独自在风雪

中回家的李焕英，一直都在“打铁”，打
磨生活，锤炼自己。诚然，“为母则刚”
的李焕英是曾经能“顶半边天”的“铁
娘子”缩影，她的经历暗含着几代女性
的命运选择，这与如今女性的认知结
构和主体观念显然不同，但这种反溯
历史的“理解”并不能给改变女性的现
实处境带来新的契机。毕竟“理解”不
能成为熟视无睹的“借口”。

在“失衡”中寻找“平衡”的母亲

对比近年来的影视剧，《李焕
英》的叙事显得单纯、轻快、明亮，但
并非每一个母亲都会像“打铁娘子”
一样咧嘴大笑、手舞足蹈，母女关系
也好，母亲形象也罢，原本就蕴含着
更加复杂的样态。

在杨荔钠执导的电影《春潮》中，
家庭中男性角色“空缺”，母女三代人
的关系总在动荡之中，互相的撕扯和
伤害仿佛春潮般起起落落，即便有片
刻的平静，也有再一次波涛汹涌的情
绪袭来。一家三口试图在动荡中寻
找“平衡”，可是 “平衡” 却在一方
的“失声”中达成——平时格外强势
的纪明岚病倒了，无法自理，女儿郭
建波帮她擦身，“好安静啊，你安静
了，世界就安静了”，母亲把头偏向
了一边。如果没有这场病，母女关
系就无法收尾，这是无奈的和解。
在美剧《恶行》中，一个令人发指的
真实案件折射出扭曲的母女关系，
母亲迪·迪·布兰查德将原本健康的

女儿吉普赛塑造成有智力缺陷并且
疾病缠身的样子，把自己塑造成尽
心尽责照顾孩子的英雄妈妈，赢得
了周围人的赞许和资助。没有人知
道吉普赛被母亲拔掉牙齿后的绝
望，她一直生活在母亲编织的谎言
中，直到她偷吃了奶油发现母亲伪
造了自己的疾病，觉醒的种子最终
酿成了弑母悲剧。畸形的爱以残忍
的方式收场，吉普赛的心灵注定流
浪，这是无法医治的创伤。

当然，这些“非常”的母亲在日常
的认知之外，离不开电影叙事的巧合
和猎奇，但即便日常生活中的母亲，
也有看似平衡状态下的“失衡”——
一种在母亲身份下抽空自我的痛
苦。改编自同名小说的韩国电影

《82年生的金智英》里，为人妻、为人
母的金智英历经艰难，没有重蹈姐
姐和母亲的覆辙，最终成为了小说
家。但在一个“失衡”的现实环境中，
就是这样努力找到“平衡”的故事，依
然可以掀起影院外韩国男性抵制的
声浪。如果说金智英的故事像是欲
言又止的童话，那么美国电影《塔利》
的故事则是惊悚的寓言。中年妈妈
马洛面对孩子疲惫不堪，重压之下幻
想出一个保姆塔利帮助自己。塔利
像是年轻的马洛，活力无限，充满魅
力，她的人生拥有无限可能。当马洛
从梦中惊醒后，她经历了双重的“失
去”，失去了唯一的精神慰藉，也失却
了自己曾经拥有的无限可能。

双面“地母”的形象

金智英和马洛归根结底还是慈
母，她们习惯在“失衡”中自我消耗，不
会像张爱玲笔下被金钱扭曲的曹七
巧，“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
甚至亲手毁掉女儿的幸福，为自己的
人生带来象征意义上的“绝杀”。但是
对于母亲身份的认知惯性，还是套在
了金智英、马洛甚至是李焕英的脖子
上，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黄金枷锁”。

在我们为李焕英的补丁流泪时，
也共同参与了一次又一次对“慈母”
的塑造。对母爱的依恋本无可厚非，
这根植于基本的人伦理性，但是固化
的期待对母亲提出了严苛的要求，也
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自省的视角。

《恶行》中吉普赛的母亲病态的依恋
行为，被社区解读为无微不至的母爱
典范，这才掩盖了控制欲下的恶行。

“恶行”与性别固化合谋，因为我们更
习惯看到，本来不擅长打补丁的李焕
英，为了女儿而拼命练习，最终成为
了心灵手巧的母亲。

针线和补丁与文艺创作中无处
不在的“地母”原型紧密相连，我们
可以在很多文学作品中看到以此为
符号所展现的女性的包容和奉献。
然而，“地母”原型其实本具有双面
性，荣格提出“既可爱又可怕的母
亲”——“母亲”可以指代一切慈母
的特质，也可以意指“任何像命运一
样恐怖和不可逃避的东西”。只可
惜这样的“母亲”，总在人们的视线
之外，无法与“可爱的母亲”组成一
体两面的整体。而事实上，对于“母
亲”消极面的思考和呈现，是正视女
性现实命运的前提，也是对世间复
杂多样人性的探求。这不会消解母
爱的神圣，而是让更多人体谅母亲
的不易，感叹母亲伟大的同时，真正
付出行动帮助母亲，关注并填补女
性身边的“空缺”；更重要的是，卸下
每一个普通女性的心理包袱，无论
是否成为母亲，都要更爱自己。

生活不易本是常态，当金智英和
马洛们不再扪心自问：“为什么只有
我活得这么狼狈？”她们才真正达成
了和自己的和解，母亲的刚强本就不
是“应当”的。不要忘记，直到影片的
最后，贾晓玲看到的仍然是作为母亲
的李焕英，她以为的母亲的少女时
代，其实遵循的依然是母亲李焕英穿
越后的行为逻辑。虽然母亲告诉贾
晓玲“我很幸福”，但我更期待的是，
母亲没有等待女儿意识到妈妈曾经
也是一个小姑娘，而是自己意识到自
己仍然有脆弱、无助、不再坚强的瞬
间，也有需要支持、陪伴、倾听的时
刻，并且在很多时候这和幸福并不冲
突。毕竟，映入母亲们眼帘的不仅有
美丽的白底红格连衣裙，也有失去滤
镜后的半旧床单和一地鸡毛。不知
找回自己、重新入场后的“金智英”，
看到银幕上的“李焕英”，是否会流下
不一样的眼泪？ （曹晓华）

对于母爱的共鸣让它获得燃爆点后

“李焕英”还缺点什么

《你好，李焕英》海报 （资料图片）


